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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奉和應制詩歌中的季節意象探析

顏進雄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語文科教育學系專任副教授
（收稿日期：2002年11月30日；接受刊登日期：2003年5月22日）
摘  要
有關中國古典詩歌的研究，「奉和應制」類的作品向來都較為研究者所忽視。究其緣由，詩歌中缺乏真實的內心情感與個性化的寫作內涵，應是最主要的因素。以最為人們所熟知的清‧乾隆年間、由蘅塘退士所選輯的《唐詩三百首》、以及坊間兒童啟蒙讀物《千家詩》為例，可發現所收入之奉和應制作品，唯有盛唐詩人王維的〈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一首而已。至於純粹以奉和應制詩歌為研究主題所發表的學術性論著，目前猶未得見。這類詩歌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之黯然不彰，由此可以想見一斑。

有鑑於此，本文乃試從奉和應制詩歌寫作數量最為豐富的初唐時期進行探索。經過對原始資料的過濾與篩選，初步發現，初唐詩歌中明白標以「奉和」、「應制」為題者，至少就超過七百首，可為洋洋大觀、琳瑯滿目。若將此一總量與盛唐詩人王維的詩歌總數約四百首左右、以及初唐四傑合計約三百五十首左右相比，也是遠有過之而無不及。何以在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上，王維以及初唐四傑這些詩人都曾留有一席之地、而唯獨初唐的奉和應制詩歌少人問津？間或有學者以宮廷詩為名加以研究，但宮廷詩與奉和應制詩最大的差別在於宮廷詩是以帝王為核心，將帝王的作品也收容吸納，這樣一來，就失去研究方向上創作過程的主動性與被動性的重要選擇，而使得研究內涵相對之下不夠精純。

本文主要即以研究內涵的精純性為考量，暫時將帝王的作品摒除在外，完全以詩人被動性的詩歌作品為研究對象，再結合文學研究中最常見的主題之一──「時間」（另一主題為「空間」，擬另篇處理），配合春、夏、秋、冬的時序遞嬗，分別處理詩歌中時間的差異性與共同性的相關意象表現，演繹成文，希望能獲得一些較新的研究結果，並還給初唐奉和應制詩一個應有的學術地位。

關鍵字：初唐、奉和、應制、詩歌、季節、意象
壹、前言：

一、有關「奉和應制」之名義
「奉和應制」為初唐宮廷詩壇所盛行的詩歌創作文化，緣起於六朝，自晉‧張華以降，作品騰出，尤其在南朝的文學集團風氣引導下，漸漸形成一種宮廷詩歌的創作形式。到了唐代，由於政治統御上的需要，以及在科舉制度、帝王好詩等等的綜合流風下，甚至逐漸出現為創作需要的相關類書，這些都影響著奉和應制詩歌的直接產生。

按「制」本為文體之一種，屬天子敕命之文。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制》引顏師古云：「天子之言，一曰制書，謂為制度之命也。」該書又說：「唐世大賞罰、赦宥虜囚及大除授，則用制書，其褒嘉贊勞，別有慰勞制書，……以制命官，蓋唐宋之制也。」統言之，大凡皇帝的命令，都可稱「制」，或稱為「詔」，《昭明文選》卷三五即選有〈漢武帝詔〉及〈賢良詔〉各一篇。「應制」或「應詔」為封建政治中特有語詞，標示著主事者乃應皇帝之命而作之義。

    由於初唐幾位皇帝均能作詩，經常在節令宴會上賦詩首唱，命諸大臣和作，因此，初唐詩人的作品中出現了大量標題注明「應制」或「應詔」的詩。詩題標有「奉和」或「奉和聖製」者，表示皇帝自己先作了一首，有「和」當然必須先有「唱」。而題目單標「應制」、沒有「奉和」字眼的，表示是奉皇帝命令而作，但皇帝本身並沒有作。例如宋之問有一首〈幸少林寺應制〉（《全唐詩》卷五二），是他隨從武后遊幸少林寺，奉命而作。應制詩也有先限制、規定或抽定韻腳的，例如宋之問有〈上陽宮侍宴應制得林字〉（《全唐詩》卷五二，下注「一本詩題上有『九月晦日』四字），乃九月三十日，武后在上陽宮設宴，命大臣各作詩一首，每人分配一個韻腳，宋之問分得或抽得「林」字，他的詩就必須用「林」字韻。

以「應制」或「應詔」名詩，本來在內涵上沒有區別，例如劉宋時期的詩人謝莊即曾同時作有〈烝齋應詔詩〉、〈七夕夜詠牛女應制詩〉、〈和元日雪花應詔詩〉各一首，均為五言古體（參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250～1251）﹔梁‧沈約也有〈三日侍奉光殿曲水宴應制詩〉、〈三日侍林光殿曲水宴應制詩〉及〈從齊武帝琅琊城講武應詔詩〉各為五言一首（參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630～1631）。但到了初唐，武后規定用「制」字不用「詔」字（按：武后名「曌」，涉及名諱），故武后以降，都用「應制」而不用「應詔」題詩。另外，奉皇后或太子命令，稱為「應令」，例如李百藥有一首〈奉和初春出遊應令〉（《全唐詩》卷四三），這是隨從皇太子初春出遊，太子賦詩，命諸人和作的作品。還有用「應教」的，那是奉諸王之命而作。
二、季節意象在古典詩歌研究中之重要意義

人類生活在無始無終的時間與無邊無際的空間之中，不能脫離時間和空間而生活，因此，人們對於生活的觀察、體驗，也必然在某個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中進行，以至於對生活中的人、事、物加以反映，或寫景，或敘情，在在無法脫離具體的人、事、時、地、物。詩人們、作家們在表現作品中的時間、空間時，也廣泛地利用了對立統一這個法則，顯示了它們之間相對和交叉的一些聯繫，從而展現出多采多姿的生活畫面。可以說，詩的時空，即是詩歌美學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領域。黃永武在《中國詩學‧設計篇》中即指出：

      研究詩的時空設計，在中國詩歌裡特別重要，因為詩的素材，不外時、空、情、理。中國詩裡的理，是一種﹁別趣﹂；中國詩裡的情，往往高度複雜而縱橫鉤貫於時空之中，借著自然時空的推移而忽隱忽現。人與自然時空是那樣奇妙地融合無間，情感與哲理，不喜歡脫離時空景象，去作純粹的摹情說理，每每透過時空實象的交互映射予以形象化。因此可以說，時空設計，是中國詩裡最重要的環節。（註一）
這段話具體說明了人與自然時空之間彼此相互融合的緊密關係。透過時空巧妙的安排與運用，的確可以大大增強詩歌中的情境美感，形成多樣化的意境。
    因囿於篇幅的限制，本文擬由初唐奉和應制詩歌中的「時間」層面切入，從春、夏、秋、冬四個時序季節發端，逐一論析作品中一年四季的「個別意象」，再延伸到季節對應性較不明顯的「共同意象」，作出結論，以期能凸顯初唐奉和應制詩歌時序主題的意象風貌。

貳、四季時序物色的個別意象變化
一、春季
在屬於春天的奉和應制詩歌中，人們感受到陽光的和煦與春風的溫柔，百花盛開，眾鳥翱翔，大地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氣象。從大部分的詩歌內涵看來，可以檢視出詩人用來表現春天的意象，大約有三大類：

第一是植物類，如柳、梅、蘭、桃、李、桂、密葉、碧樹、垂藤及落花和花香。

第二是動物類，如鳥、雁、鶯、蝶、燕、蜂、鸚、黃鸝，以及水中游魚。

第三是天象及其他類，如冰、雨露、雪、春水、春暉麗日、佳氣、淑氣、凱風、風暖、雲、煙。

這三類意象，也可以說是奉和應制詩歌中，各個季節最基本的意象。在屬於春天的奉和應制詩歌中，藉由這些豐富的意象，交織成一幅綠意盎然、生氣蓬勃的融融春景。儘管辭藻顯得堆砌繁縟，又比較少有實際情感的流露和表現，卻也算得上是一幅景致鮮明的山水圖畫。像《全唐詩》卷三五許敬宗〈奉和初春登樓即自應詔〉所云：「春暉發芳甸，佳氣滿層城。去鳥隨看沒，來雲逐望生」，就是典型的春日詩歌型態。

卒於貞觀九年（西元六三五年）的開國詩人陳叔達，曾與上官儀同賦〈早春桂林殿應詔〉詩，鋪寫出一翻春臨大地、欣欣向榮的氣象：
金鋪照春色，玉律動年華。朱樓雲似蓋，丹桂雪如花。水岸銜階轉，風條出柳斜。輕輿臨太液，湛露酌流霞。（陳叔達〈早春桂林殿應詔〉，《全唐詩》卷三○）
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曉樹流鶯滿，春堤芳草積。風光翻露文，雪華上空碧。花蝶來未已，山光暖將夕。（上官儀〈早春桂林殿應詔〉，《全唐詩》卷四○）
春神降臨大地，在一片陽氣緩緩上昇的催促下，大千世界萌發出無限的生意。東風吹沈睡在嚴冬裡的萬物，於是冰雪逐漸化解，蟄蟲開始蠢動，花葉也吐出新芽。在春天這個充滿生命喜悅的時節裡，詩人也按捺不住雀躍的詩心，不斷受到外物的蠱惑吸引。於是在詩歌中出現大量以春天的花草樹木，鳥獸蟲魚及季節性活動的意象，用以表現詩人眼裡的春天。這種透過季節物色意象化的表達，是詩歌中表現節候最常用的手法。

自然界的具體意象，可以算是時間的運作的結果，其中所表現出的時序性，是可以當作時間推移的指標。在詩中，以一種本質上伸延指涉時間的種種自然具體意象，代替抽象的時間觀念。（註二）以花葉草樹的生長來說，春天百花盛開，在萬紫千紅，草葉繁茂的光景中，人不由得發出生命的共感。在宇宙自然間，冥冥中似乎有一種「大生命」的存在。在「大生命」的運行，讓人感受一股自強不息、生生不已的力量。（註三）就在這萬象紛歧的大化之中，人從大自然的物身上，領悟到生命的存在。生命的感筧是美好而令人感動的，從春天的花、葉、樹身上，詩人體會到大自然生命與個人生命的可貴、喜悅和希望。

先談談春花。初唐奉和應制詩中有關「花」的意象表現，多只是附夾著玩賞悅目的性質而已，攜帶著春的訊息來到人間：

暫得佳遊趣，更愁花鳥稀。（上官儀〈八詠應制二首之二〉）

蝶影將花亂，……芳春隨意晚……（李嶠〈三月奉教作〉）

濯枝林杏發，潤葉渚蒲生。（魏知古〈奉和春日途中喜雨應詔〉）

隴麥霑逾翠，山花濕更然。（虞世南〈發營逢雨應詔〉）

光風搖動蘭英紫，淑氣依遲柳色青。（崔日用〈奉和聖製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楊柳千條花欲綻，蒲萄百丈蔓初縈。（沈佺期〈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雨洗亭皋千畝綠，風吹梅李一園香。（張說〈奉和聖製春日出苑應制〉）

借問桃將李，相亂欲何如？（上官昭容〈奉和聖製立春日侍宴內殿出翦綵花應制〉）

柳色梅芳何處所，風前雪裡覓芳菲。（劉憲〈奉和立春日內出綵花樹應制〉）

山鳥初來猶怯囀，林花未發已偷新。（沈佺期〈人日重宴大明宮賜綵縷人勝應制〉）

寒食春過半，花穠鳥復嬌。（張說〈奉和聖製寒食作應制〉）

那堪桃李色，移向虜庭春。（唐遠悊〈奉和送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

其中的「蝶影將花亂」、「花霑色更鮮」、「山花濕更然」與「花穠鳥復嬌」等詩句，都有具體可感的形象美，使人聯想起一片萬紫千紅的美麗世界；「桃花未發已偷新」、「麗日初照百花明」「楊柳千條花欲綻」等句則有一種開朗明亮的春光氣息。

另外，春季裡「草」的意象也十分豐富，在詩人的眼中，芳草甚至和人一樣有情，可以使人忘憂，使人心懷有如春草一般的欣欣生意：

曉樹流鶯滿，春堤芳草積。（上官儀〈早春桂林殿應詔〉）

百草香心初罥蝶，千林嫩葉始藏鶯。（鄭愔〈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薙草生還綠，殘花落尚香。（楊師道〈奉和夏日晚景應詔〉）

草綠長楊路，花疏五柞宮。登臨日將晚，蘭桂起香風。（楊師道〈賦終南山用風字韻應詔〉）

青郊上巳豔陽年，……心同草樹樂春天。（張說〈奉和三日袚褉渭濱應制〉）

在繁花錦簇的盎然氣象中，草可以視為春季植物意象的一個配角。

花、草類以外的植物，比較特殊的是楊柳。楊柳意象在春詩中的作用，多是用來渲染詩情，或舖寫烘托情境，或只是作為春日遊賞的景觀，初唐應制詩作中，有很多的奉和遊苑之作，楊柳常作為詩人歌詠讚嘆的春日美景，以下幾首也有頗佳表現：

意隨蓂葉盡，愁共柳條新。（宋之問〈桂州陪王都督晦日宴逍遙樓〉）

節晦蓂全落，春遲柳暗催。（宋之問〈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寒盡梅猶白，風遲柳未黃。（宗楚客〈正月晦日侍宴滻水應制賦得長字〉）

雖然柳只是景，但加入擬人的手法，柳攪起來也像是有生命般，懂得人的情感一般。

另外，在動物類方面，初唐奉和應制詩中趁羽輕飛的鶯、蜂、蝶，以及水裡的游魚，多數共同出現，來作為春華的表徵。由於應制詩都是奉詔而作，大體來說，都顯得堆砌板滯，故不論寫鶯歌鳥囀，或蝶舞蜂忙，都只著意寫出春天裡，鶯、蝶的活潑身影與萬象歡喜遊春的熱鬧場面。或花間輕舞的彩蝶，或嬌啼柳陌的黃鶯，以亮麗的聲、影，增添了春色裡無窮的生意和活力：

殘紅豔粉映簾中，戲蝶流鶯聚窗外。（上官儀〈八詠應制二首之一〉）

妝蝶驚復聚，黃鸝飛且顧。……更愁花鳥稀。（上官儀〈八詠應制二首之二〉）

紫燕欲飛先遶棟，黃鶯始哢即嬌人。（謝偃〈樂府新歌應教〉）

柳陌鶯初囀，梅梁燕始歸。（李嶠〈二月奉教作〉）

蝶影將花亂，虹文向水低。（李嶠〈三月奉教作〉）

飛花隨蝶舞，豔曲伴鶯嬌。（宋之問或作李嶠〈春日芙蓉園侍宴應制〉）

魚戲芙蓉水，鶯啼楊柳風。（張說〈三月二十日詔宴樂遊園賦得風字〉）

百草香心初罥蝶，千林嫩葉始藏鶯。（鄭愔〈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魚猜水凍行猶澀，鶯喜春熙弄欲嬌。（李嶠〈人日侍宴大明宮恩賜綵縷人勝應制〉）

苑蝶飛殊懶，宮鶯囀不疏。（沈佺期〈晦日滻水應制〉）

搖揚花雜下，嬌囀鶯亂飛。……春去春來歸。（張說〈清明日詔宴寧王山池得飛字〉）

柳陌鶯初囀，梅梁燕始歸。（李嶠〈二月奉教作〉）

碧澗長虹下，雕梁早燕歸。（武三思〈奉和春日游龍門應制〉）

祥鷥歌裡轉，春燕舞前歸。（許敬宗〈奉和守歲應制〉）

滿天穿梭遊走的蜂蝶和鶯燕，是春光動態美的表現。由於大地陽氣上升，蟲魚禽鳥紛紛出現。春天的和煦，在鳥蟲的身上可以得見。前者偏向視覺的動態美，後者除了飛動的美外，更以聽覺美吸引人。

此外，屬於視覺效果的「綠」字，也在奉和應制詩歌中成為春天常見的意象。「綠」字的應用並不只是當作顏色的名詞或形容詞而已，重要的是在詞性變化上的靈活運用，使「綠」成為春天的代表色及春意的別稱。最有名的綠字的故事，是宋．王安石寫〈泊船瓜洲〉詩時發生的。這詩作於熙寧八年二月，當時王安石二度拜相，奉詔進京，舟次瓜洲，詩云：

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宋．洪邁《容齋續筆》卷八提及此一故事：「王荊公絕句云……。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從：到→過→入→滿→綠，幾經推敲，到、過、入等字均簡率無意緒，滿字稍佳，但只是逕言春風之滿，不足以表現時序推移的動人性，著一「綠」，則有寄「又是一年春草綠」的感慨，且暗寫「望」意，綠是目所見之色，用之尤覺貼切。（註四）春風本是無形的，綠字將萬物受春風輕拂後，顯出生氣盎然的新意，表現的具體而鮮明。

關於「綠」字詞性的表現，在詩中有作物色形容詞的，有專作為名詞的，亦有作動詞的。是否具有新意，端賴詩人的細細琢磨品味的功夫：

列巖重疊翠，遠岸褎迤綠。（趙冬曦〈奉和張燕公早霽南樓〉）

映水輕苔猶隱綠，綠堤弱柳未舒黃。（馬懷素〈奉和立春遊苑迎春應制〉）

花隨紅意發，葉就綠情新。（趙彥昭〈奉和聖製立春日侍宴內殿出剪綵花應制〉）

雨洗亭皋千畝綠，風吹梅李一園香。（張說〈奉和聖製春日出苑應制〉）

綠葉迎春綠，寒枝歷歲寒。（武平一〈奉和正旦賜宰臣柏葉應制〉）

草綠長楊路，花疏五柞宮。（楊師道〈賦終南山用風字韻應詔〉）

「綠」字或作物色的形容詞，或名詞，或以綠來作草或葉或樹的代名詞。而楊師道的「草綠長楊路」和武平一的「綠葉迎春綠」的「綠」字，帶有動詞的意味，有一種正在滋生、蔓延和變化中的動態美。綠，作為色彩名詞或色彩形容詞時，只是修飾物色，使人產生聯想。作動詞時，能使整首詩更生動、簡潔，對作者所要表現的春意，有更強的傳達性。

「綠」是詩人表達春天形象的最佳對應字，無論是春色的描繪、春意春光的表達或是春情的傳遞，「綠」，和其他色彩或字眼相比，它的意象，更具有豐富的想像空間和無窮的季節媚力。

二、夏日
屬於夏日的奉和應制詩，則有繁茂的樹木、濃蔭和朵朵白雲，長長垂楊和藤曼，嬌豔的花漸漸飄零，只有池塘中的荷花始綻放。而雨、流水、和涼風為盛暑帶來幾許清涼。從初唐詩中的夏日遊山應制詩中，可知唐代文人在炎炎夏日的遊賞之樂。山中的飛泉、濃蔭、花鳥、碧澗、涼風……。有一股涼的新意。如《全唐詩》卷七一、劉憲〈興慶池侍宴應制〉：「緣堤夏篠縈不散，冒水新荷卷復披」等。夏季中詩人最常寫的是──水（含涼）、蔭、藤、荷。

如果說春天是追求、探索、尋覓、流暢和外射型的季節，那麼，夏天就較屬於一個凝固、靜止、鬱陶不順和內斂型的季節。（註五）這時，人們對春暖花開鳥鳴的熱情已經消退，陽氣上昇至極盛，留下的是鬱悶烈日和靜謐濃綠。例如：

野含時雨潤，山雜夏雲多。（宋之問〈夏日仙萼亭應制〉）

暄籥三春謝，炎鍾九夏初。潤浮梅雨夕，涼散麥風餘。葉暗庭幃滿，花殘院錦疏。勝情多賞託，尊酒神林箊。（李嶠〈四月奉教作〉）

綠樹炎氛滿，朱樓夏景長。池含凍雨氣，山映火雲光。果院新櫻熟，花庭曙槿芳。欲逃三伏暑，還泛十旬觴。（李嶠〈五月奉教作〉）
避暑移琴席，追涼□□□。竹風依扇動，桂酒溢壺開。（李嶠〈六月奉教作〉）

千丈松蘿交翠幕……垂藤斷葛野人心。（張易之〈奉和聖製夏日遊石淙山〉）

緣堤夏篠縈不散，冒水新荷卷復披。（劉憲〈興慶池侍宴應制〉）

帷齊綠樹當筵密，蓋轉緗荷接岸浮。（（蘇王褱〈興慶池侍宴應制〉）

波搖岸影隨橈轉，風送荷香逐酒來。（武平一〈興慶池侍宴應制〉）
詩中的「紫蔓」、「夏篠」、「垂藤」、「夏木」、「綠樹」等，均傳達出一種夏日的濃蔭感受。烈日炎炎，傾斜地閑臥在清陰的夏樹下，靜享清風徐徐，是最愜意不過的了。

就上述有關奉和應制詩歌的夏日意象探討裡，吾人可以發現：在凝滯、靜止的夏日時刻，情緒容易煩悶，詩人因氣溫的緣故，顯得懶散而減少活動。物色的靜止不動，和身體上因熱而引起的懶散加在一起，夏詩就顯得數量不多了。詩人生理上的不適，若直接反映在詩中，則顯得浮燥顯露，有違「溫柔敦厚」的詩藝傳統；生理的不適感，入詩也顯不雅而不夠深刻，於是詩人便寫一些與鬱暑相對的、內心渴望的清涼，如夏日中出水芙蓉、清陰與涼風等意象，在表現上，為減少並降低悶、煩、倦的感受，於是在小心翼翼之中，反映在詩中，夏詩的表現就偏向沈靜和輕柔！所以我們可以說，夏詩的如許清涼，是詩人有意營造出來的氣氛，用以消除生理上的熱和鬱，當然也在有意無意之中提供了在場帝王以及宮廷同儕們某種程度上的蔭涼情境。或者說，詩人以反筆寫出對清靜的渴望，來突出炎炎夏日的種種不適和鬱煩，有時甚至超脫感官的反應，將夏日林蔭中的清涼感植入心中，試圖在其間傳達些許人間世事的道理。詩歌的美，本就是在靜謐中細細咀嚼品味得來的。
三、秋天

秋天的詩和春天一樣豐富，但在意象和整首詩的氛圍上，和春天的詩有很大的差異。就同樣是應制和的詩，無論是在宴集或寫景，都少了春詩的遊玩意味，而呈現一種蕭索、悲涼、寒冷的氣象。整體的景觀感受是──秋景淡。從初唐的秋日宮景詩中可發現：秋天的天空顯得特別的高、澄而淨；風，使人感到寒、冷而有涼意，大自然呈現一片凋零的景象，給人的感覺是淒切的。歐陽修在〈秋聲賦〉中說：

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

大自然有一股冥冥之氣，作用在萬物身上，人的反應並不容易看出，但在花草樹木及百鳥萬禽上，卻有顯著的改變。人憑著感官接受刺激，和外物相通，領受宇宙之氣的作用。由於秋天陰氣盛，陰主肅殺，故萬物蕭索，氣清而寒，在慘澹的氣氛之中，詩人不禁產生許多感慨和憂傷，於遍野秋色之中，燃昇出悲秋情懷，這情懷延伸的表現，不僅可以看出一種時間流轉中個人存在的意識，更伴隨著強烈的歷史情感，與詩人自我生命之感緊密地連融為一。秋詩往往表現出相似的感受和情緒。

在中國文學史上，從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開始，草木搖落的意象，在古典詩詞中，儼然成為悲秋的主要表現意象。木葉的落，是陽氣盛極而衰的自然現象，但草木零落，萬物凋弊的景象，卻常常觸動詩人易感的心，在詩的世界中，編織出一幅幅「無邊落木蕭蕭下」的高秋景象。特別的是，這樣負面的情緒色調，作為奉和應制的內涵，在照應寫作場合、氣氛的考量下，往往只能點到為止，例如：

玉樹涼風舉，金塘細草萎。葉落商飆觀，鴻歸明月池。（袁朗＜秋日應詔＞）

泬寥空色遠，芸黃淒序變。涸浦落遵鴻，長飆送巢燕。（上官儀＜奉和潁川公秋夜＞）

晚雲含朔氣，斜照蕩秋光。落葉飄蟬影，平流寫雁行。（上官儀＜奉和秋日即目應制＞）

翻鴻入層漢，落雁警遙岑。露條疏更響，涼蟬寂不吟。（褚遂良＜補逸‧遼東侍宴山夜臨秋同賦臨韻應詔＞）

黃葉秋風起，蒼葭曉露團。鶴鳴初警候，雁上欲凌寒。月鏡如開匣，雲纓似綴冠。清尊對旻序，高宴有餘歡。（李嶠〈八月奉教作〉）

疏葉只是用來當作秋景的點綴與鋪設。在這類秋季的奉和應制詩中，意象表現得比較出色的，當屬於時令植物類的菊花、桂花、茱萸，以及動物類的雁與蟬。

菊又稱黃花、金花、仙花、寒花等，和梅蘭竹並稱為「四君子」，中國愛菊，主要是因為菊花不畏寒霜的精神所吸引。菊花在詩人眼中具有幽人隱逸的清高，又兼具烈士凜然受難的不屈精神。（註六）菊的藝術形象，大致遵循著這一傳統而發展。

在歷代詩人中，以陶淵明賦予了菊花，最深刻的生命形象。陶淵明愛菊、詠菊，甚至用自己剛正不阿和耿介不屈的生命理想去塑造，使菊化儼然成為他個人的化身。秋天的霜露風寒，就像社會現實中的黑暗動盪，詩人身處亂世，勇敢地和現實對抗，貞潔自愛，堅持個人的理想，不為五斗米折腰，就和在秋霜中盛開的芳菊一樣，有著凜凜然、不容欺凌侵犯的孤高形象。他在〈飲酒〉二十首之七中云：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趣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嘯傲東軒下」，亦菊亦人，陶潛可說是菊的千古知己。而在初唐的奉和應制詩歌中，詩人則著重於表現出菊的應節性，塑造出「壽菊」的挺立丰姿：

卻邪萸入佩，獻壽菊傳杯。（上官昭容〈九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登浮圖群臣上菊花壽酒〉）（註七）
迎寒桂酒熟，含露菊花垂。（袁朗〈秋日應詔〉）

葉徑蘭芳盡，花潭菊氣濃。（李嶠〈九月奉教作〉）

寒花低岸菊，涼葉下庭梧。（賀敳〈奉和九月九日應制〉）

仙菊含霜泛，聖藻臨雲錫。願陪九九辰，長舉千千曆。（薛稷〈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得曆字〉）

紫菊宜新壽，丹萸辟舊邪。須陪長久宴，歲歲奉吹花。（趙彥昭〈奉和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

應節萸房滿，初寒菊圃新。（孫佺〈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睿藻蘭英秀，仙杯菊蕊薰。（李恆〈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地浮圖應制〉）

這些都是詩臣們著意的意象運用。實際上，自漢魏以下，菊花即為服食品之一，其養生延年之效，早為人所歌詠，如魏文帝曹丕之〈九日與鍾繇書〉即讚美芳菊「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並引「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為證，認為「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而「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鍾會〈菊花賦〉亦云菊花「流中輕體，神仙食也」，可知其為文士喜好之一斑。（註八）《抱朴子．仙藥篇》又記錄了一則南陽地區的服菊事跡，敘述筆調頗稱平實，且引南陽太守諸人之服食得益作證，當屬事實：

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為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十五歲，下者亦不失八、九十，無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為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為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

這真是遐齡天賜，舉村壽考！甘谷長春，足可比美淵明之桃花源！（註九）
菊花由於受人鍾愛，流傳深廣，故別名亦多，如「日精」、「更生」、「周盈」、「治蘠」等。《抱朴子‧仙藥篇》云：「仙方所謂日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晉‧周處《風土記》云：「日精、治蘠，皆菊之花莖別名也。生於水邊，其華煌煌，霜降之時，唯此草茂盛。九月律中無射，俗尚九日，而用候時之草也。」（按此書今佚，此文見《初學記》卷七）又《述異記》云：「宣帝地節元年，有背明之國來貢其方物，有紫菊，謂之日精，一莖一蔓延及數畝，味甘，食者至死不饑渴。」），而其服法或為菊花酒，《西京雜記》云：

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華酒，令人長壽。菊華舒時並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謂之菊華酒。

而梁．宗懍《荊楚歲時記》亦載楚俗九月九日飲菊花酒，可見餌食菊花已蔚為歲時活動之一。

菊花自六朝以來即被人們視為保健聖品（註十），所以上述詩中，飲菊花酒才會與延年益壽之說相結合，出現了仙菊、仙杯等等的詩句。

有關「桂」的意象，也是秋詩中的重要成份。由於大陸北方天冷，桂樹到八月才開花，正是桂花八月當令的原因，所以八月又稱「桂月」。桂因花色的不同分為三種：開黃花的花朵稍大香氣亦強的，俗稱金木樨或金桂，開白色花小香淡的俗稱銀木樨或銀桂，開紅花香氣最濃的俗稱丹桂。（註十一）在詩中的意象表現，以桂的香氣為主要。

在《楚辭．招隱士》中，賦予岩桂高潔的形象：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在楚辭中，桂的意象並不具有節令性，是與蘭相近，帶有幽隱清高的喻意。初唐應制詩中「秋桂」的意象，亦是循著「幽貞」的路線：

水泛芙蕖影，橋臨芳桂叢。（楊師道〈五言早秋儀鸞殿侍宴應詔〉）

秋深桂初發。（許敬宗〈奉和秋暮言志應制〉）

迎寒桂酒熟，含露菊花垂。（袁朗〈秋日應詔〉）

霜中花轉馥，露上色逾丹。自負凌養性，巖幽侍歲寒。（長孫無忌〈五言侍宴延慶殿同賦別題得寒桂叢應詔〉）

月宮清晚桂，虹梁絢早梅。（許敬宗〈奉和過慈恩寺應制〉）

桂，在初唐詩人的筆下，呈現一種「幽」的特質，長孫無忌〈五言侍宴延慶殿同賦別題得寒桂叢應詔〉云：「霜中花轉馥，露上色逾丹。自負凌養性，巖幽待歲寒。」充分顯示出巖桂凌霜待寒、自負養性的喜「幽」個性，此當與桂花花神的歷史故事相關。根據《舊唐書．后妃傳上》記載，「太宗賢妃徐氏，名惠……其父孝德試擬《楚辭》，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詞甚典美……太宗聞之，納為才人。」「及太宗崩，追思顧遇之恩，哀慕愈甚，發疾不自醫……。」《全唐詩》卷五有徐賢妃的〈擬小山篇〉，後世以徐賢妃為桂花花神。（註十二）她的端麗貞靜，正是桂花形象的最佳代表。

分析「桂」在詩中的表現，和菊有其共通之處，二者都有不畏霜露、遠離塵世、孤芳自賞的淡雅個性，但同樣表現堅貞的意象，菊似乎較強調不同流污的剛健個性，而桂則帶有較柔性的幽貞個性，在惡勢力橫行之下，散發出一種清幽的媚力。

談到茱萸的意象，最先想到的是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中所說佩戴茱萸囊可以避禍消災的故事：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做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苵萸又名「越椒」或「艾子」，原是一種藥用植物，其味香烈，有驅蟲、除濕、逐風邪、治寒熱、利五臟、延年益壽等作用，所以古人將苵萸視為驅邪避災的神物。（註十三）後來傳統的迷信漸漸淡去，演變成詩人登高騁目，郊遊宴飲賦詩的風雅活動，至初唐仍十分盛行。初唐應制詩中茱萸的意象表現，仍延續古風，帶有辟惡之意：
菊氣先熏酒，萸香更襲衣。（蘇王褱〈奉和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得暉字〉）

枝上萸新採，樽中菊始斟。（韋嗣立〈奉和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得深字〉）

萸依佩裡發，菊向酒邊開。（盧藏用〈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得開字〉）

紫菊宜新壽，丹萸辟舊邪。（趙彥昭〈奉和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

金風飄菊蕊，玉露泫萸枝。（韋安石〈奉和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得枝字〉）

簪挂丹萸蕊，杯浮紫菊花。所願同微物，年年共辟邪。（趙彥伯〈奉和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得花字〉）

魏文頒菊蕊，漢武賜萸房。（沈佺期〈九日臨渭亭侍宴應制得長字〉）

卻邪萸入佩，獻壽菊傳杯。（上官昭容〈九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登浮圖群臣上菊花壽〉）

從沈佺期的詩中得知，古時君主有「賜茱萸」之舉。九日重陽，詩人登高飲酒賦詩，茱萸在此刻已成為詩人醉吟詩篇的最佳選擇。

大體上來說，初唐中茱萸的表現，並沒有悲秋傷感之情，亦多出現在奉和應節令感懷的詩中，年年翻新的茱萸，只作為九日詩的吟詠的對象，是九日的最佳標誌。到盛唐王維筆下，才以「遍插茱萸少一人」（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的詩句，突顯出節令思鄉念親的情懷，使將年歲漸老，面對秋景的悲涼，在醉看茱萸中不經意地流露出來。「茱萸」終於和遊子思鄉之情與人世無常的感慨結合在一起，使茱萸意象真正進入秋詩的殿堂。

菊、桂和茱萸，同為秋天裡盛開的花朵，桂和茱萸，雖也是秋詩的標誌，但在意象的藝術表現上，卻不似菊的豐富和意境深遠。菊，盛開在肅殺氣盛、霜露逼人的秋季裡，不畏風寒氣冷與霜重露凝，展現出「孤標傲世」的清高形象。在詩人筆下，菊，似乎是不屑和百花爭奇鬥豔的，它甘願頂著寒霜，在多數的花都已凋零殆盡的秋風中，綻放它與眾不同的高潔姿態。由於菊的這些特質，於是被賦了與世抗爭、不同流合污、清高貞潔和剛烈不阿的喻意。（註十四）桂，是八月開放的花朵，詩中的表現，多是由異香撲鼻而發的，是屬於怡神賞心之景。而茱萸，在古代風俗中，以為佩戴茱萸囊可以除禍避災，故茱萸是民俗應節的景物。

在動物意象方面，雁、蟬與蛩具有象徵作用。雁，主要繁殖在俄羅斯境內西伯利亞南部和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東北黑龍江齊齊哈爾等地。遷徒經東北南部、內蒙古中部包頭、新疆北部阿爾泰山山脈、西部天山、青海柴達木盆地、河北、河南、山東、陜西、甘肅四川等地，越冬在長江中、下游，南至福建及廣東東南沿海一帶。其遷徙極有規律性。（註十五）民間俗語說：「八月初一雁門開，鳴雁南飛帶霜來。」崔液（代春閨）也說：「江南日暖鴻始來」。就因為雁有規律遷徙的特徵，所以成為人們辨別季節的依據。由於具有特殊性，自古以來的文學中雁意象的表現，發展成了許多遵循的現成思路。像雁迫於天寒之舉南遷，過著南征北歸的流浪生活，被文人當作是征夫遊子羈遊他鄉的重要象徵。

雁在奉和應制詩中的意象，以呈現大自然景觀為主：

北風吹早雁，日弘渡河飛。氣冷膠應折，霜明草正腓。（蘇頲〈奉和聖製幸望春宮送朔方大總管張仁亶〉）

雁聲風處斷，樹影月中寒。爽氣長空淨，高吟覺思寬。（楊師道〈初秋夜坐應詔〉）

波擁群鳧至，秋飄朔雁歸。（許敬宗〈奉和秋暮言志應制〉）

鶴鳴初警候，雁上欲凌寒。（李嶠〈八月奉教作〉）

根據現代科學研究的結果知道，蟬的種類繁多，出現的時間也不很一致，由幼蟲開始，就隨風飄落到地面，鑽入泥中，吸食植物鬚根的汁液。在污泥中成長，每年蛻皮一次，大約生長四、五年，才慢慢爬出地面，找到樹幹上適當的位子，然後靜靜地等待羽化，開始成蟲的生活。（註十六）它的雙邊薄翼透明易折，身軀弱小，出現在夏秋季，只靠吸食樹汁和露水為主，生命大約二、三天至二、三星期而已。由於在泥中生長的時間長達五年，而在林間高樹中展翅的時間，卻不到整個生命的百分之一，十分悲涼。其中雄蟬會發出淒厲響亮的鳴聲，（腹部兩側有發音器，磨擦時會發出極大的響聲，或說體內鼓膜，經高速連續振動產生。）雌蟬則一生靜默不語。死後掉落地上，任蟲蟻爭食。（註十七）由於蟬具有上述種種的生命特質，所以才成為中國文人眼中清高、受難、淒苦、悲涼的象徵，得到廣大文人的歌詠、青睞。

初唐奉和應制詩中有關秋蟬的意象表現有：

露條疏更響，涼蟬寂不吟。（褚遂良〈遼東侍宴山夜臨秋同賦臨韻應詔〉）

蟬急知秋早，鶯疏覺夏闌。（劉禕之〈九成宮秋初應詔〉）

落葉飄蟬影，平流寫雁行。（上官儀〈奉和秋日即目應制〉）

上述詩中，蟬似乎只是秋日景致之一，給人的感受是嘒嘒然，又有些噪鬧、響急的意味，並不帶有任何淒切受難的象徵，只是一種景的呈現。詩人以單純的秋蟬意象，來完成景致的舖寫和渲染。

蛩是指蟋蟀，牠們在白天時都躲在窩裡，直到夜幕低垂，才離開小窩，到空曠的大地尋找食物，然後就躲在隱蔽的草叢中，開始漫長的演奏（註十八）。在初唐奉和應制詩中的蛩意象，也與秋吟相結合：

曲池朝下雁，幽砌夕吟蛩。……寒催四序律，霜度九秋鐘。還當明月夜，飛蓋遠相從。（李嶠〈九月奉教作〉）

蟋蟀秋風起，蒹葭晚露深。帝城猶鬱鬱，征傳幾駸駸。（蘇味道〈始背洛城秋郊矚目奉懷臺中諸侍御〉）

上述詩，寫寒夜裡明月高高掛在爽朗的淨空中，促織在臺階邊低吟，像在告訴人們，天已經涼了，瑟瑟秋風吹起，露水也漸漸重了，一種「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蘇軾〈永遇樂〉）的澄澈感浮現心頭。蟋蟀的鳴聲，在靜謐的深夜裡，顯得格外清晰。寂靜中，蟋蟀的聲響，使秋夜還有一點靈動的美感。

在動、植物以外的秋季意象中，「秋霜」是值得一提的。霜，原是大自然天氣的一種氣溫改變所產生的現象，根據現代氣象學的解釋是：空氣中的水汽，直接昇華成固態之結晶體，而附著於地面或地面上物者。依其輕重，可分為輕霜（指地面及地上物僅有一層薄霜）及濃霜（地及地上物披覆較厚霜層）。（註十九）我們可以明白，霜是由於氣溫降低到一個程度以下（攝氏零度以下），接近地面上的空氣中所含的水汽，凝結而成的白色的冰狀晶體物。但在文學中卻產生了多樣的變化，霜由單純的專有名詞，變成凡秋季中的任何物色，都可以冠上霜字，霜和白，幾乎可劃上等號。霜甚至用來比喻潔白明亮的形容詞，和變白等含意。《詩經．秦風．蒹葭》：「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歷代詩詞中的霜的意象，似乎都是沿著霜景、白淨、明亮、苦寒和清冷的路線發展。

奉和應制詩中，霜作為秋景的一部分，為詩中帶來秋意：

池冷凝宵凍，庭寒積曙霜。（李嶠〈十二月奉教作〉）

霜重麟膠勁，風高月影圓。（楊師道〈奉和詠弓〉）

林樹千霜積，山宮四序寒。（劉禕之〈九成宮秋初應詔〉）

九秋霜景淨，千門曉望通。（張錫〈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氣冷膠應折，霜明草正腓。（蘇頲〈奉和聖製幸望春宮送朔方大總管張仁亶〉）

是節嚴陰始，寒郊散野蓬。薄霜沾上路，殘雪繞離宮。（沈佺期〈扈從出長安應制〉）

舉凡秋季出現的物色，如菊、桂、雁、螢等，似乎都被賦予了不畏寒霜侵凌的精神，所以這些意象也常被用來象徵受難的人，風霜則像是人生的逆境一樣，給人挫折與磨練。

四、冬時
冬日的應制詩，中國古代的農耕社會，人民習慣過著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活。冬天，萬物處於睡眠狀態之中，人雖不是冬眠的動物，但活動也明顯地減少了，生理上的不適，造成詩心的遽減，手也由於氣候而顯得遲緩不自如，詩興自然大不如前。而在冬季的應制詩中，最具特點的就是──冰、雪、寒風、霜野等，一片淡愁雲的意象。和這一類成強烈對比的，則是冬日難得一見的溫暖陽光和熊熊炭火。植物意象方面，梅花在寒地裡一枝獨秀，冬末春初，陽氣逐漸上升，初春的景象和冬景交織成一片，因此冬詩中也可探得一些欣欣向榮的氣象。

冬天在一般的概念看來，大自然的萬物，呈現一種靜止、安寧的狀態。水結成冰、雨化成雪，所有的動、植物都失去了色彩、光澤和生命。《文心雕龍．物色》直接指出「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冬是一年最後的季節，似乎象徵了一切將要結束，事物的盡頭，意味著已發生過的種種，已不可能再去改變，往者已矣！儘管未來可能仍有希望，但還是必須先安然地度過此刻啊！所以《文心雕龍》才有「慮深」的看法，詩人由冬的自然現象，引發了無限的深思，也產生了更深刻的智慧。

在冬天裡幾個比較值得一提的意象，一是冒雪綻放的梅花，二是冰、雪及苦寒的意象。首先來看梅花。

梅花的品種眾多，生長在寒意逼人的殘臘初春時節，冰雪風霜中，表現了耐寒傲雪的精，由於它生性不畏寒霜，越冷越開的性格，使它成為歷代詩人歌詠的對象。由於梅花開在冷冽的冰雪中，又在春天百花開放之前一枝獨秀，它「堅貞不懼」的精神，正和君子孤高、不同流合污的形象相吻合，所以在詩詞中，常被賦予君子、高士的形象。

早先出現在古典詩詞中梅的意象，多只是景物的舖設，或起興比喻的物象，還沒有出現情意或精神的象徵，一般以為，直到南朝宋．陸凱的〈贈范曄〉詩，梅的意象才逐漸豐富，其詩云：

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梅。

逯欽立先生所編的三大冊，近三千頁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陸凱的詩，就只有這麼一首，但意義卻不平凡。後代的詩人折梅贈友，把梅和驛站聯繫在一起，大概是受了這首詩的影響。詩藉贈花之舉，在無意間，流露出了對友人的真情和掛念，彼此間的情誼不必說出，因為雖然各在一方，但心裡頭還都掛記著，這便是真正的「君子之交」吧！在詩人平淡樸質的詩語中，使讀者感受到另一種不同的深情。

初唐奉和應制詩中的表現，多為冬景和初春景致的舖設：

玉燭年行盡，銅史漏猶長。池冷凝宵凍，庭寒積曙霜。蘭心未動色，梅館欲含芳。裴回臨歲晚，顧步佇春光。（李嶠〈十二月奉教作〉）

色動迎春柳，花發犯寒梅。（于志寧〈冬日宴群公於宅各賦一字得杯〉）

凍柳含風落，寒梅照日鮮。（劉孝孫〈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賦一字得鮮〉）

不能落後爭飛絮，故欲迎前賽早梅。（李嶠〈遊苑遇雪應制〉）

鬥雪梅先吐，驚風柳未舒。（上官昭容〈遊長寧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之九〉）

柳色迎三月，梅花隔二年。（李百藥〈奉和初春出遊應令〉）

……梅間雪似花。日落歸途遠，留興伴煙霞。（韓仲宣〈晦日宴高氏林亭〉）

蘋早猶藏葉，梅殘正落花。（徐皓〈晦日宴高氏林亭〉）

竹開霜後翠，梅動雪前香。（虞世南〈侍宴歸雁堂〉）

李百藥〈奉和初春出遊應令〉：「柳色迎三月，梅花隔二年。」正說明了梅在歲暮開放，經春始落，不但帶著雪的蹤跡，也報告了春天的訊息，是唯一間隔在二年間綻放的花朵。（註二十）從冬到立春，甚至是寒食，都還隱約有梅的身影。只不過初春，百花開始吐露微笑，已是梅花開始零落的時節，我們可以到上面許多春詩中詠落梅的詩。詩中的梅和雪，似乎是形影不離，甚至是梅犯寒霜，，鬥風雪的，可見在初唐詩人眼中，梅花已具有不懼艱難，勇於面對挑戰精神的雛形。這樣的形象，逐漸展開來，於是造就了文學中梅花的象徵意義。至於梅花的象徵意義，約略可作三點：一是梅花先春而發，表徵一種孤高突特的生命狀態，因此冰雪枝頭的蓓蕾，常象徵著無機世界的生機。二是梅花為風雪寫情、不與春花爭艷的精神，常被視為君子襟懷與隱逸思想的表徵。三是梅花歲寒不凋，與松竹合稱三友，象徵生命必須有的鍛鍊和考驗，更象徵一個民族在艱苦環境中的奮鬥精神。（註二一）初唐詩中，似乎還只停留在梅花意象發展的初期。

冰、雪是以人對於冷暖的感受，來使人體會到冬的氣息，苦寒則是在冰天雪地的冬天裡，人類最直接的反應。在數量不多的冬詩中，除了寫梅花外，最多的就是冰、雪與苦寒的感受了。試看以下幾首奉和應制作品：

禁園凝朔氣，瑞雪掩晨曦。花明棲鳳閣，珠散影娥池。飄素迎歌上，翻光向舞移。幸因千里映，還繞萬年枝。（上官儀〈詠雪應詔〉）

瑞雪帶寒風，寒偶入陰琯。陰琯方凝閉，寒風復淒斷。（張說〈奉和聖製溫湯對雪應制〉）

凝陰結暮序，嚴氣肅長飆。霜犯狐裘夕，寒侵獸火朝。冰深遙架浦，雪凍折封條。（李嶠〈十一月奉教作〉）

……冬律初飛管，陽鳥正銜蘆。嚴飆肅林薄，曖景澹江湖。鴻私浹幽遠，厚澤潤凋枯。（虞世南〈奉和幸江都應詔〉）

「禁園凝朔氣，瑞雪掩晨曦」、「瑞雪帶寒風，寒偶入陰琯」、「嚴飆肅林薄」等等，都營造出隆冬的嚴寒感受。當然，在冬日的奉和應制詩中，也有不少是寫賞雪、玩雪的詩，但那多半是在初春、早春時節，春意已漸漸降臨之時。在此不討論那些帶有春天氣息的詩。由上述冬季應制詩中可以發現，主要還是以「朔氣」、「雪凍」、「冰深」、「霜濃」、「烈烈寒風」和「慘慘飛雲」等營造出冬日陰霾凝固而死寂的氣氛。

參、四季以外的季節共性表現

上面分別介紹了春、夏、秋、冬四季物候意象的表現，但似乎還有一些不分季節，普遍存在四季中的自然現象，那便是陰陽氣、風、月、雲、雨、水等天候的變化。這些恆存於四季、隨著季節轉換，而呈現各種面貌的「氣象」，對詩的季節意象表現，亦佔有重要的地位。

一、陰氣與陽氣

在中國哲學的領域中，氣是含有生命、帶有生機的，是一種生生不息的力量。「有氣則生」、「生者以其氣」（註二二）天地之間不出陰陽二氣，二氣流行不息，變化無窮，宇宙萬物都籠罩在陰陽二氣之中，一切的變化也由此而生。《文心雕龍．物色篇》云：

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

陰陽氣運，改變了自然景物的外觀，但除了訴諸於具體有形的物色外，陰陽二氣又是如何使人感通？龔鵬程先生以為，四季氣化流行的自然，提供了詩人情思抒發感興的場域。（註二三）然而陰陽氣化本身，對詩人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們不能否認：「氣之動物，物之感人」的藝術創作過程，但有一種無形的感發，是不須藉助外物來完成傳達的，或可以稱作是一種冥冥的力量，所以認為「陰陽氣」可能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因素。

梁．張纘〈侍宴餞東陽太守蕭太子雲應令〉的前八句，就完全將春天的氣候特徵描繪出來：

仲月發初陽，輕寒帶春序。淥池解餘凍，丹霞霽新雨。良守謁承明，徂舟戒蘭渚。皇儲惜將邁，金樽留宴醑。

「發」和「解」字都有使發生、使疏解和化開的意味，還用了初陽、霽等字，都充分表現出春的氣息。其中的輕寒、餘凍，亦可以說是陰陽氣的作用，給予人冷暖的感覺。初唐奉和應制詩中，例如：

春光催柳色，日彩泛槐煙。（虞世南〈奉和獻歲讌宮臣〉）

韶光愛日宇，淑氣滿風蹊。（李嶠〈三月奉教作〉）

水光搖落日，樹色帶晴煙……佳氣滿巖泉。（宗楚客〈奉和幸上陽宮侍宴應制〉）

御柳遙隨天仗發，林花不待曉風開。（李（心登）〈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春暉發芳甸，佳氣滿層城。（許敬宗〈奉和初春登樓即目應詔〉）

物華蕩暄氣，春景媚晴旭。川霽湘山孤，林芳楚郊縟。（趙冬曦〈奉和張燕公早霽南樓〉）

澹蕩春光滿曉空，逍遙御輦入離宮。（崔湜〈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宮梅間雪祥光遍，城柳含煙淑氣濃。（閻朝隱〈奉和聖製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九重樓閣半山霞，四望韶陽春未賒。（韋元旦〈奉和聖製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麗日祥煙承罕畢，輕荑弱草藉衣簪。（李乂〈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淑景麗青陽。……蜃氣遠蒼蒼……帶霧含天碧，浮霞映日光。（長孫無忌〈五言春日侍宴望海應詔〉）

綠樹炎氛滿，朱樓夏景長。（李嶠〈五月奉教作〉）

四時陰陽的變化，可說是萬物生存的根本。在上述詩中，詩人用「淑」、「祥」、「佳」、「和」、「麗」、「滿」等字，表現出春的「氣象」。由於我們將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有形的外物上，而了隱藏在形體背後的能量。陽氣正是具有那種使物色「啟動」的能力，（註二四）草綠花紅，柳青鶯啼，人們經由視覺、聽覺、嗅覺等都可以感受到，唯獨「氣」，必須配合觸覺、嗅覺等和其他物色共同感應，由於氣並沒有具體的形象，所以常被當作背景。必得從通感或移覺的方式，以一種聯覺或感覺的轉化（註二五）的角度去考查，然後才能體會。崔湜〈奉和春日幸望春宮〉說：「澹蕩春光滿曉空」，從「澹蕩」、「滿曉空」五個字的語言意象中，去想像春陽灑滿晴空，又輕輕「拂」過臉龐的感受，讀之令人神清神爽。

有關陰氣的意象則以秋、冬兩季的表現為主。秋的氣象常令人有死亡、衰敗或殘破的聯想，這和陽氣漸漸變弱，而陰氣緩緩加強有很大的關聯。在詩中，秋氣又常以「爽氣」、「涼氣」、「寒氣」、「霜氣」、「勁氣」、「殺氣」、「嚴氣」、「朔氣」等不同的變化。初唐奉和應制詩中，陰氣意象的表現：

爽氣長空淨，高吟覺思寬。（楊師道〈初秋夜坐應詔〉）

清吹肅朱樓。高殿凝陰滿……（許敬宗〈奉和儀鸞殿早秋應制〉）

殿閣炎光盡，池臺爽氣歸。荷香風裡歇，樹影日中衰。蟬聲出林散，鳥路入雲飛……（朱子奢〈五言早秋侍宴應詔〉）

寒氛空外擁，蒸氣沼中浮。林凋帷影散，雲斂蓋陰收。霜郊暢玄覽，參差落景遒。（王貞〈奉和聖製過溫湯〉）

遠岫凝氛重，寒叢對影疏。（楊思玄〈奉和聖製過溫湯〉）

憑高御爽節，流月揚清陰。……露條疏更響，涼蟬寂不吟。（褚遂良〈遼東侍宴山夜臨秋同賦臨韻應詔〉）

帷殿清炎氣，輦道含秋陰。（上官儀〈五言遼東侍宴山夜臨秋同賦臨韻應詔〉）

泬寥空色遠，芸黃淒序變。（上官儀〈奉和潁川公秋夜〉）

早秋炎景暮，初弦月彩新。清風滌暑氣，零露淨囂塵。（虞世南〈奉和月夜觀星應令〉）怨暑時云謝，愆陽澤暫偏。……浮涼吹景氣，飛動灑空煙。颯颯將秋近，沈沈與暝連。（蘇頲〈奉和馬常侍寺中之作〉）

凝陰結暮序，嚴氣肅長飆。（李嶠〈十一月奉教作〉）

冬律初飛管，陽鳥正銜蘆。嚴飆肅林薄，曖景澹江湖。（虞世南〈奉和幸江都應詔〉）
杪冬嚴殺氣，窮紀送頹光。（李嶠〈奉和杜外扈從教閱〉）

寒煙收紫禁，春色繞黃圖。（趙彥昭〈奉和幸長安故城未央宮應制〉）

寒向南山斂，春過北渭浮。（劉憲〈奉和幸長安故城未央宮應制〉）

是節嚴陰始，寒郊散野蓬。（沈佺期〈扈從出長安應制〉）

荒涼蕭相闕，蕪沒邵平園。全盛今何在，英雄難重論。……預此陳古事，敢奏興亡言。（沈佺期〈初冬從幸漢故青門應制〉）

詩人用「沈」、「陰」、「森」字寫秋氣，正適合表達陰氣使生長凝滯不暢的情形。「沈」、「陰」、「森」收閉口﹝m﹞音，雙唇緊閉，屬於響度弱而氣斂的侵韻字，帶有糾結鬱悶不順的含意。和秋氣凝結、積沈的特性相合，有助於表達陰氣的特性。

二、四季風

風，其實只是一種空氣流動的物理現象，是無形的，必須經由其他的物質，才能察覺它的力量。它更是無時無地不存在的，有了風的流動，才形成生命的現象。在詩歌的季節中，風的十分地豐富。隨著季節的變化有強弱、冷暖……等的差別，更由於人心境的不同，產生了多樣的風「情」。大自然萬物中，風可以說是和人類最親近又關係密切的，風或輕輕拂面而過，或送來陣陣花香鳥鳴，或吹落片片秋葉，任何時刻、任何地點，經由風的動，使人注意到外在環境的種種，這種「動」的特質，使人的詩心也受到了觸發，於是啟動了感物吟志的創作過程。

初唐奉和應制詩的春、夏之風表現如下：

和風泛紫若，柔露濯青薇。（李嶠〈二月奉教作〉）

風來花自舞，春入鳥能言。（宋之問〈春日芙蓉園侍宴應制〉）

魚戲芙蓉水，鶯啼楊柳風。（張說〈三月二十日詔宴樂遊園賦得風字〉）

的歷風梅度，參差露草低。（姚崇〈春日洛陽城侍宴〉）

氛氳生浩氣，颯沓舞回風。（沈佺期〈奉和洛陽玩雪應制〉）

凍解魚方戲，風暄鳥欲啼。（武三思〈奉和宴小山池賦得谿字應制〉）

搖風細柳縈馳道，映日輕花出禁林。（馬懷素〈奉和聖製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和風助律應韶年，清蹕乘高入望仙。（岑羲〈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雨洗亭皋千畝綠，風吹梅李一園香。（張說〈奉和聖製春日出苑應制〉）

風泉韻繞幽林竹，雨霰光搖雜樹花。（李乂〈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水映紅桃色，風飄丹桂香。（高士廉〈五言春日侍宴次望海應詔〉）

淑氣初銜梅色淺，條風半拂柳牆新。（李適〈奉和立春遊苑迎春〉）

風尋歌曲颺，雪向舞行縈。（劉憲〈奉和人日清暉閣宴群臣遇雪應制〉）

色濃輕雪點，香淺嫩風吹。（劉憲〈奉和聖製立春日侍宴內殿出剪綵花應制〉）

寒盡梅猶白，風遲柳未黃。（宗楚客〈正月晦日侍宴滻水應制賦得長字〉）

柳搖風處色，梅散日前花。（崔知賢〈晦日宴高氏林亭〉）

早荷承湛露，脩竹引薰風。（韋安石〈梁王宅侍宴應制同用風字〉）

潤浮梅雨夕，涼散麥風餘。（李嶠〈四月奉教作〉）

竹風依扇動，桂酒溢壺開。（李嶠〈六月奉教作〉）

石泉石鏡恆留月，山鳥山花競逐風。（姚崇〈奉和聖製夏日遊石淙山〉）

花落風吹紅的歷，藤垂日晃綠葐□。（閻朝隱〈奉和聖製夏日遊石淙山〉）

山中日暮幽巖下，泠然香吹落花深。（張易之〈奉和聖制夏日遊石淙山〉）

波搖岸影隨橈轉，風送荷香逐酒來。（武平一〈興慶池侍宴應制〉）

早春的雪迎風飄揚，雖然仍帶著寒意，但在「晴風麗日」下，蝶舞、鳥喧、楊柳新綠、花香處處，似乎是春風吹散了嚴氣，送走了冬雪，也吹醒了萬物，使春神重新回到大地的懷抱。無論是花草樹木、鶯燕蜂蝶，都像是受到春風的呼喚一般。春天在一片繁忙中，熱鬧、鮮活了起來。

初唐奉和應制詩，秋、冬季裡風的表現：

秋氣灑雲景，高絃韻早風。（楊師道〈五言早秋﹝儀鸞殿﹞侍宴宴應詔〉）

荷香風裡歇，樹影日中衰。（朱子奢〈五言早秋侍宴應詔〉）

玉樹涼風華……葉落商飆觀……（袁朗〈秋日應詔〉）

長歎未終極，秋風飄素鬢。（楊師道〈侍宴賦得起坐彈鳴琴二首之一〉）

黃葉秋風起，蒼葭曉露團。（李嶠〈八月奉教作〉）

清風滌暑氣，零露淨囂塵。（虞世南〈奉和月夜觀星應令〉）

落日下桑榆，秋風歇楊柳。（馬懷素〈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得酒字〉）

日麗重陽景，風搖季月寒。（岑羲〈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屠應制〉）

雨霽微塵斂，風秋定水涼。（解琬〈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寒雲曖落景，朔風淒暮節。（杜正倫〈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賦一字得節〉）

嚴飆肅林薄，曖景澹江湖。（虞世南〈奉和幸江都應詔〉）

凝陰結暮序，嚴氣肅長飆。（李嶠〈十一月奉教作〉）

別曲動秋風，恩令生春輝。（張說〈奉和聖製送宇文融安輯戶口應制〉）

初日承歸旨，秋風起贈言。（李乂〈送沙門弘景道俊玄奘還荊州應制〉）

在早秋時節的奉和應制詩中，甚至還有「風度荷香來」的清新之氣。大體上來說，秋風似乎是使秋色看來澄清明淨的主要因素。風兒吹起，吹動了寒意，天涼水淨，滌淨囂塵，除去燥熱暑氣。爽朗的秋空中，黃葉滿天飛舞，秋雲也顯得輕飄飄的，天變得好高好遠。在「颯颯高風吹」中，人的心緒也飄向天的盡頭。楊師道「長歎未終極，秋風飄素鬢。」已隱約有悲秋嘆老之情。而在冬詩中，多寫烈烈朔風、陰凝而雲慘，使人有嚴飆氣肅之感。

三、四季月

歷代的詠月詩，多數都集中在春和秋兩季裡，秋夜裡的月，和春宵裡的月，似乎更適合出現在詩人的筆下。事實上，月，作為中國古典詩歌的素材，在《詩經》時代就已露出端倪。例如《詩經‧陳風‧東門之楊》寫男女雙方相約在東門白楊林，以黃昏為期，等到天邊星星「煌煌」、「晢晢」，卻不見相約的人，詩寫得含蓄生動。〈月出〉則寫詩人傾慕一位美麗的女子，在夜裡望月興嘆，寫出內心無限的愁思憂戚。月的意象營造，對詩歌中所要傳達的情景，無疑有著畫龍點睛的妙用。初唐奉和應制詩歌中有關月的意象，也多半被編織、交融在一個豐富的景致之中：

砌蓂霜月盡，庭樹雪雲深。（宋之問〈上陽宮侍宴應制得林字〉）

影隨明月團紈扇，聲將流水雜鳴弦。（宗楚客〈奉和聖製喜雪應制〉）

宮似瑤林匝，庭如月華滿。（張說〈奉和聖製溫湯對雪應制〉）

行雲泛層阜，蔽月下清渠。（褚遂良〈安德山池宴集〉）

石泉石鏡恆留月，山鳥山花競逐風。（姚崇〈奉和聖製夏日遊石淙山〉）

……金壺夜漸闌。……樹影月中寒。爽氣長空淨，高吟覺思寬。（楊師道〈初秋夜坐應詔〉）

歸路乘明月，千門開未央。（上官儀〈奉和秋日即目應制〉）

憑高御爽節，流月揚清陰。霧匝長城險，雲歸渤澥深。（褚遂良〈遼東侍宴山夜臨秋同賦臨韻應詔〉）

雲飛送斷鴈，月上淨疏竹。滴瀝露枝響，空濛煙壑深。（上官儀〈五言遼東侍宴山夜臨秋同賦臨韻應詔〉）

層軒登皎月，流照滿中天。（褚亮〈奉和望月應魏王教〉）

早秋炎景暮，初弦月彩新。清風滌暑氣，零露淨囂塵。薄霧銷輕縠，鮮雲卷夕鱗。休光灼前曜，瑞彩接重輪。（虞世南〈奉和月夜觀星應令〉）

在風清水涼的夜色裡，只有高掛天邊的明月發出皎潔的光芒，作為季節的場景，為夜空染出潔淨澄明的意境，使大地蒙上一層清幽的氣息。

四、四季的雲、雨、水

就自然的物理現象來說，無論春夏秋冬的季節如何變化，雲永遠是雲，輕輕地在風中遊走，因著天候或厚或薄，或陰或晴。在中國古典詩歌裡，由於雲的輕、淡、隨風吹送、自在舒卷、無憂無慮，常成為眾人欽羨的對象。初唐奉和應制詩中「雲」的意象表現如下：

雲飛北闕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李（心登）〈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去鳥隨看沒，來雲逐望生。（許敬宗〈奉和初春登樓即目應詔〉）

喜氣流雲物，歡聲浹里閭。（趙冬曦〈奉和聖製同二相已下群官樂遊園宴〉）

芳樹搖春晚，晴雲繞座飛。（宋之問〈奉和梁王宴龍泓應教得微字〉）

行雲泛層阜，蔽月下清渠。（褚遂良〈安德山池宴集〉）

年光開碧沼，雲色斂青谿。（武三思〈奉和宴小山池賦得谿字應制〉）

山河眺望雲天外，臺榭參差煙霧中。（崔湜〈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花笑鶯歌迎帝輦，雲披日霽俯皇川。（岑羲〈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雲卷千峰色，泉和萬籟吟。（崔湜〈奉和幸韋嗣立山莊侍宴應制〉）

雲間樹色千花滿，竹裏泉聲百道飛。（沈佺期〈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春日奉和應制詩中的雲，配合春的和風麗日，共同表現出春天喜氣洋洋的氣象。詩人用逐、繞、披、起、卷、斂、泛等字，使雲的飛狀，變得生動多姿，並對飛上青天的白雲，流露出嚮往羨慕之情，「白雲自高妙，裴回空山曲」、「暫若升雲霧，還似出囂塵」、「願似飄飄五雲影，從來從去九天關」、「松吟白雲際」等，都寫出詩人渴望如雲飄颻天際的心情。而炎夏的雲，則為人帶來涼意：

日落橫峰影，雲歸起夕涼。（楊師道〈奉和夏日晚景應詔〉）

白雲飛夏雨，碧嶺橫春虹。（楊師道〈賦終南山用風字韻應詔〉）

野合時雨潤，山雜夏雲多。（宋之問〈夏日仙萼亭應制〉）

池含凍雨氣，山映火雲光。（李嶠〈五月奉教作〉）

青溪留別興，更與白雲期。（杜審言〈和韋承慶過義陽公主山池五首之五〉）

夏雲帶來涼風，也帶來時雨，使鬱陶之心稍稍舒放，杜審言「青溪留別興，更與白雲期。」在遊山池之後，對著冉冉白雲流露山依依不捨之情。把白雲當成好友般，甚至還約定再次相見，擬人的手法，將詩人痴傻多情的心態表露無遺。

秋日奉和應制詩中的雲，也染上了秋的愁意：

晚雲含朔氣，斜照蕩秋光。（上官儀〈奉和秋日即目應制〉）

蟬聲出林散，鳥路入雲飛。（朱子奢〈五言早秋侍宴應詔〉）

林凋帷影散，雲斂蓋陰收。（越王貞〈奉和聖製過溫湯〉）

雲飛送斷鴈，月上淨疏林。（上官儀〈五言遼東侍宴山夜臨秋同賦臨韻應詔〉）

低雲愁廣隰，落日慘重關。（徐賢妃〈秋風函谷應詔〉）

雲的愁凝，含朔氣、陰斂都是因「秋氣灑雲景」而起，在詩人眼中的雲，也塗上了「秋」的色彩。

在冬日奉和應制詩中的雲，則帶嚴霜的慘慘和淒寒：

寒雲曖落景，朔風淒暮節。（杜正倫〈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賦一字得節〉）

油雲澹寒色，落景靄霜霏。（許敬宗〈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賦一字得歸〉）

雲的舒卷悠悠、閒逸孤高等特性，令人嚮往。悠悠白雲來往天際，的確會增添些許發人深省的生命哲理。雲雖然不能作為季節的指標，但在詩中，詩人還是常以春雲、夏雲、秋雲及凍雲等來形容雲彩，且在各個題材中也各具特色。

雨的意象，具有思想的啟示，也有藝術審美的意味，在情感形式上代表著詩人歷盡苦難憂患的雨中客愁，也反映著隔斷塵緣超群脫俗的雨意清涼及滴滴禪思，在審美形式上有細細疏疏的視覺美感，和天籟自鳴的音樂美感。雨，滋潤萬物，為大地帶來生機，有了雨也才有生命，才有希望的明天。所以在詩中「雨」常是具有啟發生機的意象。初唐奉和應制詩中的表現：

皇輿向洛城，時雨應天行。（魏知古〈奉和春日途中喜雨應詔〉）

青氣含春雨，知從岱嶽來。（張說〈奉和聖製同劉晃喜雨應制〉）

雨歇連峰翠，煙開竟野通。（虞世南〈奉和幽山雨後應令〉）

油雲陰御道，膏雨潤公田。隴麥霑逾翠，山花濕更然。（虞世南〈發營逢雨應詔〉）

雨洗亭皋千畝綠，風吹梅李一園香。（張說〈奉和聖製春日出苑應制〉）

白雲飛夏雨，碧嶺橫春虹。（楊師道〈賦終南山用風字韻應詔〉）

野含時雨潤，山雜夏雲多。（宋之問〈夏日仙萼亭應制〉）

潤浮梅雨夕，涼散麥風餘。（李嶠〈四月奉教作〉）

霧隱長林成翠幄，風吹細雨即虹泉。（薛曜〈奉和聖製夏日遊石淙山〉）

巖邊樹色含風冷，石上泉聲帶雨秋。（宋之問〈三陽宮侍宴應制得幽字〉）

和風偏應律，細雨不霑衣。（張說〈清明日詔宴寧王山池賦得飛字〉）

曉光雲外洗，晴色雨餘滋。（蘇頲〈奉和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得時字〉）

雨霽微塵斂，風秋定水涼。（解琬〈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雨」是宇宙生靈籟以生存的必要條件之一。綿綿不斷的春雨，滋潤著大自然的新生命，當春雷乍起，像在呼喚著萬物，快點兒清醒，好快樂地享受大地所賜予的美好時光。詩人寫雨的滋、潤、饒、餘等功用，並以「時雨」、「膏雨」來說明雨的「恩澤」。應時而降，觸發生機的春雨，為大自然帶來希望和歡欣。雨，也洗淨了塵埃，洗綠了原野，使春山顯得青翠柔和，人心也變得綠意盎然，活潑而有「春」氣。又細雨還晴，陣陣風輕的美，也是詩中常出的景象，詩人著意經營出一種詩情畫意的畫面。雨在奉和應制詩中主要的意象，即是滋養潤物，帶來生機及洗淨塵埃，並給人涼爽和清新。

有關「水」的意象，舉凡江河、泉澗、湖潭、洲灣等都是水屬。流水的意象，在中國古典詩文中，常被用來聯想與表現時間、機緣、功業、年華與生命的不可復返，使人在懷古悼今、懷舊自傷，發出對生命、愛情、事業等價值追求及其不如意的無限感嘆。（註二六）《論語．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時間就如東流的水，一去不回。即知命如孔子，也不禁感慨。在初唐詩中，流水的意象在時間的流逝上和離別情懷上有不錯的表現。奉和應制詩中的春水，以「滿」、「積」、「漾」的義涵表現出春的生機，在四季中最為出色：

三月滄池搖積水，萬年青樹綴新花。（蘇頲〈奉和聖製春臺望應制〉）

暮春三月日重三，春水桃花滿禊潭。（張說〈三月三日定昆池奉和蕭令得潭字韻〉）

玳瑁凝春色，琉璃漾水波。（上官昭容〈遊長寧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之十〉）

花蝶辭風影，蘋藻含春流。（楊續〈安德山池宴集〉）

東郊風物正熏馨，素滻鳧鷖戲綠汀。（崔日用〈奉和聖製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水光浮落照，霞彩淡輕煙。（李百藥〈奉和初春出遊應令〉）

緣堤夏篠縈不散，冒水新荷卷復披。（劉憲〈興慶池侍宴應制〉）

波搖岸影隨橈轉，風送荷香逐酒來。（武平一〈興慶池侍宴應制〉）

映水輕苔猶隱綠，綠堤弱柳未舒黃。（馬懷素〈奉和立春遊苑迎春應制〉）

臨渭桃花拂水飛……香池春溜水初平……（張說〈奉和聖製初入秦川路寒食應制〉）

春池中，「琉璃漾水波」，詩人以琉璃似的透明光華，來表現出春水的瀲灩；用「搖」、「漾」、「泛」、「生」、「變」、「滿」和「積」等字，使春水靈動有生氣，配合水裡的芙蕖、蘋藻、鳧和波上煙霧，把春天點綴得春氣洋洋。

季節的意象表現，在初唐奉和應制詩歌中的重要性誠如上舉。無論從物候到天候，詩人立身在宇宙萬物前面，以一種不凡的觀物、體物的能力，捕捉住天地間最微細的現象，並融入個人生命的感悟，經由心物的互動交融，塑造出足以表達情志的具體生動意象。任何一種意象，經過了詩人主觀情意的觀照和詮釋，都可能產生多不同的象徵意義，當然外在客觀的物象是固定不變，而各種不同象徵意象的產生，則是由個人主觀的認定而發生變化。主體的情意、內心的志氣所趨及認識的角度等都會影響，所以象徵意義也各從其心，但只要順合物理，而本乎人情，則必能得能普遍的認同。（註二七）有許多意象，像雁、蟬、柳、梅等，在中國遠源流長的詩歌歷史中，得到了多少文人的愛戴，也在它們身上，賦予了多少文人的心聲和精神象徵，許久以來，一直綿延不斷，這便是文學的歷史力量。由詩歌中歷史的積澱，加上後來者的繼續開創，才完成了中國古典詩歌整體的偉大成就。

肆、結論

時空因素，本就是人類歷史發生最基本的場景，而中國人「季節」的概念，則是將時間的連續性、循環性，結合空間裡的物色，以具體、可感的形象呈現出來。季節的變化，包括了時間的轉換和空間的變遷，所以詩中季節感的呈現，同時也傳達出中國人置身在每一個時間、空間中的感受和體悟。雖然不能說，季節就是詩歌中的一切，但季節確實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而在探索的過程中也發現，夏、冬詩中的季節意象運用，明顯地少於春、秋天的詩。有關此一現象，日．松浦友久先生在〈中國古典詩中的『春』與『秋』〉一文中提出了中國古典詩側重春秋的表現（註二八）。松浦先生以為最直接的差異是在於生理、感覺層次上的快與不快。過分極度冷或熱與溫暖、涼爽相比，自然是後者易於引發詩情及創作的意願。又夏天容易使人感到景觀是持續、凝固的，恆久地一片不變的繁密茂盛，在瞬息萬變與持續不變之間，詩人們受變的吸引和影響當然較大。
文學的歷史傳統對季節意象的塑造與季節詩情的表現型態，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長久地累積，有些季節意象成為一種普遍的象徵，對詩人的情感有莫名的牽引力量，於是形成某些特定的情感模式，如傷春、悲秋等。由時代政治、社會、經濟等因素的影響，初唐時代風氣普遍呈現一種光明高昂的氣象。但對於季節詩情的影響，卻無法擺脫歷史的因素，基本上仍不出傷春、鬱夏、悲秋、哀冬與春閑、悟夏、欣秋、肅冬兩大類型，是一種人性「普遍性」的反應。而詩中季節詩情的表現，除去歷史傳統的引導外，從審美觀照的角度來看詩情的表現時，「以我觀物」是影響不同詩情表現的關鍵。它除了是一種情物關係外，由於帶有十分烈的主觀意識，使萬物都著「我」之色彩。而形成「有我」的最大因素是──作者個人的思想、性格、生活、境遇等因素的變化。當詩人處於順境（或歡樂）時，外在四季景觀，即使如落葉的衰殘落敗，也帶有大自然無言的美感。相反地，當詩人遭受到挫敗、困頓時，無論是春花、鶯啼、鳥叫、草綠，都會使詩人滋生感嘆傷落的情懷。這種極為主觀的意識型態，對於作品中季節情性的意象表現，經由如上的引證，無疑有著莫大的影響力量。

伍、註釋

註  一  臺北‧巨流，民國六十五年八月第一版，頁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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